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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技术与国家民族利益密切相关 

     

 任何一种古代文化都有其历史局限性。相比于西方近代文化，中

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局限性就是科学精神的缺匮。诚然，中国古代的某

些科技成就，特别是在经验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曾经达到世界领先的

高度，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来说是一种人文文化，理性批判主义、

对严格逻辑的追求、对数学方法的推崇，以及实验手段的应用等科学

精神的基本要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相对薄弱的。 
 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主流就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而

源头可以早溯到 400 多年前耶稣会士的来华，他们带来的“远西奇器”

和天文数学知识曾引起当时朝野人士的惊奇。但是直到 17 世纪，当

欧洲诸强挟裹着科学革命的狂飙对地球上那些古老的文明进行历史

性超越的时刻，中国这艘古船还在其原始的河道上缓慢地行驶。18、
19 世纪，当西方国家以科学技术为先导开始其工业化进程的时候，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和广大民众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直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知识界的少数精英才逐渐认识

到，中华老大帝国与西方列强的主要差距不仅仅在于后者拥有坚船利

炮，更重要的是中国缺少那些隐藏在坚船利炮后面的科学与技术。 
“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但是由于当时国

内的政治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原因，“科学”与“民主”并没有真正在

中国扎下根来。本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北平

研究院等科学社团的建立，中国科学在建制化的方向上迈出了最初的

步伐。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

以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定为标志，中国科学在本

世纪 50 年代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

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标志着二次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的结束，但

是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太平，单极化与多极化的张力平衡随时都

有可能因地区、民族、宗教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而被打破。另

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当代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理论和高新技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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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民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传播。 
    在这一跨越四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科学与技术给中国文化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冲击波所及主要还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它们对

中国文化在思想层面和价值规范层面的影响还不十分显著, 中国文

化中科学精神的相对贫乏可以说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对于科

学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相对贫困，我们至今还缺乏一种全民族的深刻

反省和普遍认识。 
  

二、 科普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 
 
    国民素质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从长远来

看，以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必然体现为国民科

学素质的竞争。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和技术逐渐改变了人类所生存的

世界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影响和改变社会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一

个现代国家而言，国民素质是其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国民的科学

素质则是国民素质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个体的人而言，科学

素质的高低也关乎其一生的发展。 
    一个民族具有整体的良好科学素质，就有了取之不竭的智力资

源。因此，许多国家都在调整政策，制定以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为目

标的国家政策。1993 年 8 月，美国政府公布了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的

题为《为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政策性文件，提出要“保持在科学、

数学和工程学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并确立了国家目标和具体措施；

其中两个目标分别是“为 21 世纪培养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要

提高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素质”。 
科学素质的建设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主要面向青少年的学校教

育，二是以整个社会为受众的科学普及，它们是一项国家工程的两个

层面。在现代社会，知识更新速度逐渐加快，学校教育只是为个人在

社会中的发展打了一个基础，若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接受“终生

教育”的概念，科学普及则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和延续。 二者性

质不同：学校教育是系统的、规范的，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科学

普及则是零散的、灵活的、非强制性的。二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就

学习目标而言，前者的重点在于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后者的

重点则在于使公众理解科学，对科学精神和科学的社会功用有一全面

的认识。在我国学校素质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当前，科学普及对全

面提高国民素质更具特殊意义。 
   

三、 科学普及的核心是弘扬科学精神   

    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关键在于加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公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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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包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对科学活动的理解，对科学与社会关

系的理解，其核心是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把科学精神注入民族文化是

当代科普工作者最神圣的使命。 
 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和发展工业提升自身经

济实力的过程，还应该是其社会生活和人民精神世界发生根本变化的

过程，除了经济增长以外，科学素养、文化水平、知识普及、政治进

步、心理适应、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都应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

程度的标尺；而科学精神的深入人心，更应成为一个民族是否具备现

代意识的试金石。    
    在人类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势的时代，应付来自社会的对科学权威

性的挑战和责难，采取盛气凌人的压制或简单的对抗办法是解决不了

问题的。科学知识的普及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宏扬科学精神、

提倡科学方法、反对形形色色的迷信和伪科学思潮，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一般情况下，人们常常将科学与技术联系起来，这使得人们更多

地从实用的角度理解科学，认为科学的意义只在于孕育新的技术，从

而忽略了科学的人文教化意义和精神价值，这是对科学的误解，也是

忽略了科学精神的结果。那些认为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知识也就具备了

科学精神的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掌握了具体的科技知识并不意味

着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更不等同于具有科学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有

些科学从业者也不具备科学精神。许多在科技领域工作的专门家不能

识别伪科学，就是科学素质不高的表现。历史上也有些科学家，他们

在专业领域内的知识可以是第一流的，但是其所作所为却与科学精神

大相庭径，比如为纳粹政权服务的斯塔克和勒纳德之流。因此我们说

全面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也应该包括提高科学家的科学素质；我们

甚至可以说，科普的受众也应包括科学家。  
   

四、 我国科普工作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一流的科学家利用业余时间写出科普名篇，

如霍金的《时间简史》、彭罗斯的《皇帝的新脑》、劳伦斯的《所罗门

王的指环》、刘易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戴森的《全方位的无限》

和《宇宙波澜》等。许多科学家同时也是一流的科普作家，如盖莫夫，

卡尔·萨根等。在美国，科普作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阿西莫夫和

萨根的去世，都曾使全美国陷入悲伤之中。 
 在现在的中国，较少有第一流的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能够胜任

科普工作的科学家人数也有限。这里既有五十年来文理分科的专才教

育的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在许多人看来，与科研相比，科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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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科。科研人员写科普，不被承认为学术成果，这实际是对科普工

作的误解。事实上，并不是好的科研人员就必然能写出好的科普文章。

科普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在很多场合，完成一篇能使受过普

通教育的外行愿意读和读得懂的科普文章，并不比写一篇给同行看的

学术文章要容易。  
 中国目前的科普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国外的优秀科普著

作。近年来此类著作出版很多，举凡笔者案头的就有《第一推动丛书》，

《支点丛书》，《科技大师佳作序列》，《剑桥文丛》，《科学人文》，

《科学大师佳作系列》、《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科学与人译丛》、

《剑桥文丛》、《三思文库》、《新视野丛书》等十数种。这些书籍的最

佳译者无疑应该是相应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但是由于体制和绩效评

估等方面的原因，具备这样条件的专业人员较少有人愿意在这样的翻

译工作上花费时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科普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主要表现

为：缺乏鼓励科普事业发展、促进科普工作繁荣的机制，缺少知识结

构与当代科技进展相适应的科普中坚，科普理论相对薄弱，科普的形

式比较呆板。 
 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科普观念相对落后。 
 在大众语境中，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使得人们常常从器物的实

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只把科学当作孕育技术的温床，而忽略了其文化

意义和精神价值。类似地，科普一般也被理解为具体科学知识的普及，

而较少谈及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有二：从本体论上讲，坚持物质世界的可知

性，坚持以物质世界自身来解释物质世界；从方法论上讲，坚持实事

求是，不以任何权威为标准，只以实验为标准的实证原则。随着科学

的发展，科学自身的形象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科学精神的这两部

分内涵不会改变。  
    长期以来，科学被认为是导致社会进步的绝对正面的因素，是解

决人类未来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因而被供奉在神圣的殿堂之中，是

崇拜的灵物而不能是怀疑的对象。这就使得民众对于科学存有敬而远

之的心理。传统科普对于受众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我在传播崇

高的、神圣的科学知识，所以你应该学，你不学是你的问题。因而传

统科普在很大的程度上，相当于教学辅导材料；或者是简单一点的、

写得有趣一点的教材。我们的许多科技馆，博物馆也是以这种心态来

进行工作。在这种观念下，科普无法使自己有别于学校教育而获得独

立的社会地位。 
 现代科普的理念与传统科普有着根本的不同。现代科普是以受众

为中心的，其主要意图不在于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在于与公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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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科学研究的甘苦。在这种科普观下，科学不再是殿堂里被供奉的神

灵而是可以亲近的对象，当然也可以是被怀疑的对象。另一方面，现

代科普的受众不仅是传统科普所针对的广大青少年，其对象应扩展到

全体国民，甚至包括国家决策者和科学从业人员自身。 
 现代科普也可以表述为“让公众理解科学”。这种社会活动重视

科学与公众自身的关系，其中也包括对科学本身的批判。对科学本身

进行质疑，是可以从科学精神的基本原则中延伸出来的；或者说，是

科学精神的重要部分。科学解释之可以信赖，并不因为科学是权威或

者科学是真理，而在于科学的解释是任何人都可以亲自进行验证的。

这样的科普有助于弥合人文与科学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科学从业者

与普通公众之间的隔阂。 
    

五、 中科院在推进全民科普运动中应发挥更大作用 
   

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其实是他们应尽的社会义务。科研工作，

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政府支持，也就是说需要花费国家和纳税人

的钱。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解释他所从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为

什么要进行这样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对人类理智的开拓、对国计民生

有什麽作用，对于人类的未来有什么意义。总之，应使国家和纳税人

了解，他们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促进公众对科

学事业的理解，有利于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使科学成

为一个以科学机构为核心的公共事业，而不是由少数科学家垄断的行

业。 
中国科学院正在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是一项服务于国家战略目

标、代表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并体现国家最高水平的基础性、前瞻性、

战略性的系统工程。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向国家负

责部门和广大公众说明这项国家工程的目标、意义和成果，而科学普

及将是一种最好的说明方式。 
 中国科学院的的老一辈科学家具有热心科普创作的传统。近年

来，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协的组织下，两院院士率先

垂范，亲自登台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并于近期推出《院士科普丛书》，

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全国上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科普工作单位和先进

个人。在 1999 年全国科普大会上，中科院 14 个单位被认定为全国青

少年科技教育基地，7 个单位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称号，12 人

被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   
凭借自身的优势，中国科学院有信心有能力推进中国科普事业的

发展。我们认为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有：  
    1．统一领导和规划，突出整体优势，由院科普领导小组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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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全院的年度科普活动计划，在有条件的地区和专业口开展科普周

活动。 
    2．从管理机制上体现对科普工作的重视，使较多的有潜在能力

的科研人员投身于科普事业；针对单位的不同类型制定相应的激励措

施与考核标准，使高水准的科普工作得到与研究和开发工作一样的承

认。 
    3．重视创新文化建设，鼓励科学与人文交叉学科的发展，支持

我院人员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技政策与管理的研

究，支持从事这类研究的一部分人员将自己的研究重心向科普研究与

创作倾斜。 
    4．进一步向社会开放研究所、实验室、植物园、实验基地等，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建设小型博物馆或举办专题展览。 
    5．鼓励老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必要时由所在单位配备助手，

由学部牵头作好《院士科普丛书》的编写工作。 
6．加强与大众传媒的合作，在报刊、电台、电视台上开辟科普

专栏，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科普丛书等，通过各种传媒渠道向社会宣传

科学精神和科技知识。 
7．逐年增大对科普经费的投入；鼓励院、地联合，在有条件的

单位和地区应探索科普产业化的新途径。 
 
50 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扫除文盲运动为中国城乡社会主义

建设的高潮进行了精神奠基。在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关键时刻，要想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我们必需采取

果断措施，大幅度地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素质则是当务之急。中国拥

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既是巨大的发展压力，也是潜在的可开发资

源。在眼前这场扫除“科盲”的全民运动中，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

理应作出与科技国家队身份相符的贡献。 
 

  
※ 本文刊于《科学新闻周刊》，2000 年 16 期，6－7 页；互见《新华文摘》，2000 年 8 期，

145－147 页。 

 6


